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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百余年前，人们就在念叨赛金花。 念叨她如何嫁
给晚清状元洪钧，陪洪钧出使欧洲，结交欧洲政要名流；如
何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结交，并力救
京城百姓；又如何成为名噪京沪两地的交际花，被人称作
“赛二爷”。

大学者刘半农先生及其弟子商鸿逵先生还专门采访
过晚年的赛金花，写了赛金花的传记，并将传记同当时报
纸上的相关报道，汇集成了一本《赛金花本事》。 其中就有
赛金花如何结交瓦德西，如何为民向瓦德西求情，力救京
城百姓的事。

胡适曾在《新青年》上写道：“北大教授，为妓女写传还
史无前例。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朝堂上的大人
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 ”后来林语堂在《京华烟云》更
是直接说：“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
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学者们
的描述更促进了赛金花芳名的流传。

但《齐如山文集》中的记载却并不是这样。

《齐如山文集》在第十卷中有一篇《关于赛金花》，详细
描述了他熟知的赛金花，而这描述却显然不同于以往的记
载。

齐在文中还详细说了几件事，都是赛因生意上的事被
德国小官员责难而毫无办法求助齐的事。 通过这些事，齐
如山说：“她对于德国人没有什么办法，且可以看出，她言
谈动作还很轻佻，仍是一种妓女的作风，绝没有一点公使
夫人的身份。如此则她与外国人来往，也不过是玩玩闹闹，

不会有高尚的交接，更不会有什么高尚的言谈，何况国际
大事呢？ ”

齐如山还说“我跟刘半农倒畅谈过一次，不过我同他
谈的时候，他所著的《赛金花本事》一书将要脱稿，或已经
脱稿”。 齐对刘做了一次忠告，“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
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帅谈国事”。

齐说了他的理由，第一是赛的德语不行。文中有“赛之
德国话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还不及
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着弄懂而已”。第二是齐所见
与赛交往的都是德国低级军官，连上尉都难碰到一个。 并
且数次遇到瓦的时候，赛都不敢前去见他。“所以我测度她
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短
暂，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 第三是瓦德西无
权做主。齐在文中说，瓦虽是联军总司令，但只是因他的官
职高，并非德国权大。并且总司令只管军事，国事交涉仍有
各国公使主持。

齐忠告刘，所著之书名曰本事，不是小说、诗词，不能
跟着一般人随便说。刘“似乎有动于衷，他这本书永远没给
我看过……后来半农对别人也不多谈了”。

在文中，齐如山说“在光绪庚子辛丑一年多的时间，

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

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她的事情也
略知一二”。

文中还提到“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
表功，她倒是没有说过求瓦帅，她总是说跪求克林德夫人，

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不过齐也否定了这一说法，因为
那一年赛还是老鸨，公使夫人不会接见她，并且齐常
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赛，而且公使夫人也无权
处理国事。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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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被掠卖出洋的“猪花”：

比“猪仔”更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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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的广东方言中，“花”是对女性的
谑称，如一村最美者为“村花”，娼妓被叫做
“花姐”，烟馆女招待被称为“烟花”。 与“猪
仔”相对应，那些在苦力贸易中被掠卖出洋
的女子，则被叫做“猪花”。

与“猪仔”相比，“猪花”可谓鲜为人知。

近年，随着华工史研究的深入，“猪花”的血
泪史渐渐浮现出来。 事实上，“猪花”的社会
地位和生活境况，往往比“猪仔”还要低贱、

凄惨和可怜。

被绑架和拐卖的“猪花”

据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记载，我国明
清两代都实行闭关禁海政策， 严禁妇女出
海。

1614

年，明朝勒石禁止新旧洋商收买中
国女子，否则治罪。 清朝前期也严禁洋人贩
卖子女。

但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由于大批“猪
仔”被贩卖出洋，一些洋人担心如无“猪花”，

“猪仔”贸易也会停止，高额的利润就无法获
得。 为此，他们想尽办法要使“猪仔”长期束
缚在他们的种植园或矿山里，诱使“猪花”一
同出洋。办法是给“猪仔”提供一笔钱去购买
女子，结为夫妇。

后来，这一切就变成了掳掠和拐卖。 罗
晃潮在《“猪花”浅论》中考证，当时“猪花”主
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绑架或引诱手段强卖或拐骗的
女子。

1853

年，在香港只花
40

块大洋就可买
到一个

10

岁至
15

岁的女孩儿。随着需求的
增加， 专业人贩子集团———“协义堂” 也于
1852

年应运而生，并在广州大量拐买女性至
旧金山。 首批

600

人，每人买价
50

块大洋，

在美国以
1000

块大洋高价卖出。据《旧金山
晚报》估计，从

1852

年至
1873

年，“协义堂”

贩卖女子
6000

名，获利至少
20

万块大洋。

其二，自愿出洋为娼者。据方雄普的《华
侨妇女旧闻录》记载，

1854

年，名妓阿彩从旧
金山“赚钱”返回香港，到处炫耀她得到的财
富，并以此为诱饵，引诱三四十个青年妇女
随她到加利福尼亚卖淫，阿彩成为老鸨。

阿彩是
1849

年到达美国加州的， 之前
是珠三角一名妓女，略懂英文。 其英文名叫

Ah Toy

。 因译音不同，有的书中也把她称为
“阿泰”。年轻的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是个
漂亮女子。她单身一人携同保姆到旧金山闯
荡，在克雷街开了一个妓院。

阿彩到来的消息传到周围金矿，那些饥
渴的单身矿工，兴奋得丢下镐头、铁锹，不惜
兼程百里赶到旧金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满足对异性的需求。有钱的，与她同床求欢，

没钱的，一睹东方女子芳容，以解乡愁。

阿彩接客的价码不低，每次缠头是碎金
1

盎司（

28

克），约合当时
18

美元。嫖客如无
碎金，可用

1

两沙金代替。

1850

年，全美有
4000

多华人，但只有
7

名中国女人。 尽管缠
头很高，但僧多粥少，那些嫖客排起的队伍
竟然比一个街段还要长。

阿彩之所以能声名远播， 除了容貌秀
丽， 还因为她敢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打官司。

许多矿工在完事后，塞给阿彩的嫖资是一
把铜屑。不过很快被阿彩发现了，随后把
这些矿工告上法庭。 开庭那天，法院里，

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来旁听看热闹。

当着法官的面， 阿彩愤怒地端出一盆铜
屑给法官看。

虽然阿彩曾受尽凌辱，但这位具冒险精
神的“猪花”，还是活到高龄才逝世，而且至
今被祭祀在旧金山的名人纪念馆里。

此外，还有因家贫或遭不幸而被卖身出
洋的少女和幼女；原本是奴婢而被辗转卖出
洋者；以收养女或纳妾之名而直接被卖出洋
者；以及不甘受穷或受辱的年轻寡妇。

黑心狠毒的外国人贩子

范若兰在《允许与严禁：闽粤地方对妇
女出洋的反应（

1860

年
-1949

年）》中说，闽
粤等地重男轻女，买卖妇女早就有之，加上
海禁大开， 中国政府无权管辖的香港和澳
门，“猪仔馆”和“猪花馆”林立，无知民妇和
贪图富贵的市井女子极易被拐骗。

在陈为仁《苦力贸易———拐骗掳掠华工
的罪恶勾当》记载中，踏上航程的“猪花”的
境遇与黑奴差不多。

1854

年，以英国人柏顿
为船长的“英格伍德号”从宁波开往澳门。船
上有

47

个被拐卖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仅
8

岁。

葡萄牙人贩子马丁内兹把她们塞入长
约

9

英尺（约
2.7

米）左右，宽不过
6

英尺（约
1.8

米）的小船舱。 排泄物、呕吐物充溢其
间，恶臭令人窒息，女孩子们浑身肮脏。

为防止船舱透出恶臭气味， 人贩子全然
不管这些女孩子的死活， 竟把船舱间的
缝隙封堵起来。

船舱顶很低，孩子们连伸开腿坐下的地
方都没有，只能蜷缩着挤在一起。 她们的身
上生了癣疥、脓疮，加上满身跳蚤，痒痛难
熬，一个个蓬头垢面，面如死灰，痛苦地呻吟
着。 就是这样，还免不了被毒打折磨。

马丁内兹用皮鞭拼命抽打一个小女孩
儿， 孩子仇恨地说：“我落到你手里反正是
死，与其以后受罪，我还不如现在就死。 ”此
船在厦门停泊时，被船上一名好心的中国船
夫告官了，这些女孩子幸运地被搭救。

马丁内兹曾明白地告诉别人，这些“猪
花”一运到澳门，驻在那里的西班牙领事自
会从他手里接过去，他转手之间就可从女童
身上赚到

1600

多银元。 而受雇于他的英国
船长柏顿，也会获得高额的赚头。

誓死不为娼的“猪花”

这些“猪花”到达旧金山后就如同奴隶
一样被拍卖。除少数被有钱人买去当妾或奴
婢外，其余都卖到妓院里。

麦美玲、迟进之的《金山路漫漫》一书
说，

1870

年时，仅旧金山，唐人街上就有妓院
159

家。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中说，据美国
方面的记载，

1870

年时全美有中国人约三四
万人，其中妇女仅

2000

余人。 这
2000

余名
妇女当中，除了

100

余人为眷属之外，其余
1500

人至
2000

人均为妓女。

也有“猪花”誓死不愿为娼的，她们或吞
鸦片或投海自尽。 据张错的《黄金泪》记载，

美国内华达州银矿的一位“猪花”，不堪妓院
凌辱，逃往山野，暴露在风雪中，双足冻僵，

肉随骨流下，被抓回，送入医院，锯去双足，

伤口虽然不久愈合，但她痛不欲生，不肯服
药，绝食求死。

据傅训成的《傅云龙日记》载，广东南海
小脚姑娘白贞烈，被拐卖到旧金山，受百般
虐待折磨，逼迫其为娼，这个弱女子誓死不
从，上吊自杀。

1888

年
5

月
7

日，清朝使节傅
云龙到达旧金山，听说此事特地拜祭了白贞
烈之墓，并为其墓撰文勒石纪念，表彰其贞
烈气节。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了白贞烈的悲
惨遭遇，及其去世后“猪花”们常来扫墓的情
况，深表同情。

白贞烈只是无数“猪花”悲惨命运的缩
影。 而日本学者可儿弘明的《“猪花”———被
贩卖海外的妇女》， 更是从香港保良局的档
案文书中，挖掘出大量被拐“猪花”的记录、

口述笔录， 及邻居亲戚和人贩子的口供，写
成了一部“猪花”血泪史。 （赖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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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力救北京百姓真相：

未委身瓦德西

1897

年美国上演的戏剧海报，反映了当时华人劳工的生活状况

名妓赛金花


